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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标送走了惠姣，一直

沉默不语。杜立也感到有些
沉闷，静静地去打开窗户。唯
一让常标猜透的应该是那个

为了洗清自己，隐藏证据，做
伪证而又露出马脚的戴枫，
起先主动坦白的真正目的，
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戴枫的确是个危险人
物，他为了得到梦玉，竟然威
逼惠姣去下迷幻药。那么汤
凤的迷幻药又是谁下的呢?
可能性最大的是戴枫，为了
分散视线，打乱线索，制造麻
烦，他策划了“汤凤自杀”的

戏，之后，又制造了打针的假
象，把汤凤的自杀与被杀，变
成了一锅混水，以混淆梦玉
被杀的真相浮出水面。案情
又陷入了迷雾之中……

杜立推开门，打破了常标

的沉思。她拿来了一张画像，
报告常标：“这是经过技术处
理后，那灰楼秘道中的骷髅的
面部画像，聘请了公安大学的
著名教授做的再现图片。”

常标端详着这个年轻人
的面孔，消瘦而清秀，那眼睛

仿佛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他
思忖着，在头脑中反复影印
着，叠放着相同的一致的面孔。
“还有进一步的考证吗?”
“这人死于六十年代，身

上的筋骨及脚部有伤。是被击
打致伤，骨外伤痕迹很明显。”

常标忽然灵机一动。“这
会不会是梦玉的父亲?”

杜立机警地辨认，“对！

你看他很清透；年代伤痕都
差不多！”
“尽快去找梦玉的养母，

把梦玉父亲的照片与这个图
片比较，让技术部门验证，应
该会得出结论。”

杜立迅速地出去了。常

标感到案情将会因此出现突
破。两个小时后，杜立打来电

话报告，那图片与梦玉的父
亲的照片吻合，那秘道的骷
髅，正是梦玉死去父亲的，不

知被谁放在秘道里了。常标
提出对秘道再做更细致的勘
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痕
迹，尤其注意张派及其他人
是否留下什么印证。

常标期待着有新的发
现。而杜立后来的报告，只是
说有张派进入的脚印和痕迹
之外，就是梦玉留下的那一

根头发，还有半个鞋印与梦
玉的鞋子相吻合，证明梦玉

也曾进入过这个秘道，只是
说不清是自己进入的，还是
被其他人带入秘道，因为，这
印痕被人有意识地消除过，
至今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常标惊异梦玉曾进入过
秘道，她又是怎么寻找到入

口?她看到了什么?又如何走
出秘道的呢?

有人敲门，是林森推开
门，“林院长，你有事?”
“戴枫消失了，他开始说

是请假，可是今天都第三天
了，他还没来上班，会不会出
什么事?”

“跑了?”
“畏罪潜逃?”
“是不是对他通缉?”
“还得看看，不要太急。”
林森说有事出去了。常

标感到戴枫的失踪，让人迷
惑不解，单从他的性格来说，

怕事的他会选择这个时候躲
藏起来，才是欲盖弥彰。常标
感到事情的重大，立刻抄起
电话：“局长，案情发生变
化，戴枫失踪了！”
“调查他的行踪，不要轻

举妄动，你们发现了什么?”

“他的底片被找到，显然
是监守自盗，自己藏匿，却说
被人偷走。”
“底片到底是谁所拍?”
“是他的自拍像，为了占

有惠姣而拍。我建议专案组
进行案情分析会，我看案子

有重大进展，再集思广益，可
整理出个头绪。“
“我同意，我也参加！”
常标放下电话，舒了一

口气，对杜立说：“通知刑警
队和各辖区派出所，寻找戴
枫的行踪；通知专案组全体

人员，参加案情分析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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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房的辛苦不仅在腿上，

还在心里。一个刚出校门的大
学生，没有一点社会资源，只
能一家一家中介挨个儿打听，
既费时又费力。

找房那段时间，我每天坐
着车满城市疯狂地跑，对
“租”或者“房”这两个字格

外敏感。在路上看见居民楼，
就忍不住对着别人家的窗户
发呆。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会
坐着公交车去看房。遇到交通
不方便或难走的路，我就打
车。累得心力交瘁的时候，我
也会约上家伟和高原，漫无目

地地在三元桥一带遛弯儿，借
此抒发心中的郁闷。

在焦急的寻找中，有一天
中介通知我，在三元桥附近有
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那条路我
经常走，难道是冥冥之中命运
的安排?我又得意了！

我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家
当搬过去，心想总算可以安定
下来了。我马上出去买东西，
把这个小家收拾得妥妥帖帖
的，之后便心满意足了。

起初几个月我过得挺自在
的，独自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清

静。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突然
有人敲我的门，敲得理直气壮
的，我吓了一跳。原来是我的房
东，在我疑惑的表情之下，他告
诉我他有些东西落家里了，回
来取一下。我不知说什么好，只
好无可奈何地打开门，看着这

个陌生的男人在房间里走来走
去。我贴着门站着看着他，心里
一阵莫名的惶恐。

这个男人三十多岁，后来
我才知道，他居然还无聊地给
自己留了一把这套房子的钥
匙。他经常在晚上过来敲门，每

次都说有东西落了得取一下。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总是

处于一种戒备状态中，猜想房
东会不会过来，精神紧张。我

开始不想回家，这个房子让我
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可是，
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谈何容
易，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有一个女友叫小爽，比
我大几岁。她总像大姐姐一样
地照顾我，对我特别好。房东

的事情让我烦恼了好长时间，
无奈之下我找到她，把这事给
她讲了。我告诉她我现在都不
敢回家了，心里很害怕。她听
后，冷静地说：“我们得跟他

谈谈了。”
小爽的人缘很好，朋友也

很多。那天，她叫了一帮朋友
过来。他们很哥们儿，对帮我
处理这件事也很热心。他们已
经约了房东到动物园附近的
一个酒吧里谈判。我诚惶诚恐
地等了几个小时。晚上，小爽
和那帮男孩回来了。他们告诉

我：“没事，摆平了。”他们让
我把锁换掉，说房东再也不会
晚上来敲门了。我对谈判的详
情很感兴趣，很想听他们绘声
绘色地讲一遍。但他们没接话

茬儿，我就不好追问了。
后来，小爽去了美国。谈

判之后，事情看上去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我的心里却觉得很
别扭，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
觉。我想要继续住下去，该怎
么面对我的房东呀?万一他以

后找我麻烦怎么办。
谈判事件发生后没多久，

我就从这里搬走了。
这一次我特意搬到了健

翔桥，租的还是一套一室一厅
的房子。朋友都说那会儿的我
挺疯的，我想，除了正值青春

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
是———足球。我有过在四川拍
戏时把腿摔断了、还架着拐坚
持去主场看球的疯狂经历。

那是足球的黄金年代。除
了去现场，大家也会时常聚在
一起看转播。那简直就是一景

儿！屋子里有碎碎叨叨评球
的、有骂人的、有尖叫的，还有
像小乐那样大无畏的。她在朋
友间流传最广的一句豪言壮

语就是：“我要给郝海东生个
孩子！”当然，有人在第一时
间就安抚她要冷静，否则会很
丢脸。但面对这样的狂人，我
的心里居然也同时涌现出一
种很狂的念头：为了表达我对
黄健翔的无限崇拜，我决定在

健翔桥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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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因为你的关系，我重想了

一遍我们到这个世界来的过
程，我发现：没有任何线索，足
以显示人生可以是快乐的。

你将以哭声通知大家你
的出生。你将以哭声通知大
家你饿了，有任何危害到你
存在的迹象出现，比方说，蚊

子叮、火烫到、大狗对你凶，
你都会用哭来提醒别人帮你
解除危险。

笑是派不上用场的。
这样的 “警报装置”会

一直设定到我们死，所以我
们很容易烦心、忧愁。一整天

十件顺心的事，都 不过睡
前收到一个小小的坏消息。

我们的快乐不持久、不坚固，
相反的，我们的不快乐才有
助于我们在险恶中生存。

住在山洞的穴居人，如
果笑嘻嘻地陶醉在鸟语花香

中，而不理未熄灭的灰烬冒
出的黑烟，或者不理埋伏在
洞口的毒蛇，那她和她的婴
儿真的不容易活很久吧。

忧愁，是我们的防御开
关。而快乐呢，什么也不是。

原来，快乐是一场误会
啊，是我们自己变出来的把
戏啊。我们被设定是要烦心
忧愁，而不是感觉快乐的喔?

宝宝，我们完全可以不
信邪，你出生的时候，就大笑
三声来破解一下吧。

PQRSJTUBVO

亲爱的宝宝：

我小时候被很多残酷又
迷人的爱情故事暗暗地吓过
好几跳，虽然那时还没恋爱，
但已经觉得这玩意似乎是未
来人生的重要戏码，来势汹
汹，才会到处埋伏下这么多

郑重宣告“即将上映、不容
错过”的预告片。

这些爱情故事里，有一
个古代的，非常冷酷。

故事是说一个君王，带
着军队，出发去打仗，沿路停
停走走，直到一处水边扎营
时，君王和长驻水边的女神
恋爱了。

他们缠绵了一段时间，
直到君王惊觉他再不离开，
继续踏上征途的话，他的军
队将要瓦解，他该打的那场
仗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他，片

面宣布他可笑的缺席，和他
缺席必然带来的，他的战败。

君王坚持向女神道别，
女神挽留他，怎么留也留不
住。女神只好答应放他走。

第二天早上，君王整顿
好军队，准备要出发，走出居
住的洞口一看，天却是黑的，
原来满天飞舞着飞虫，密密

麻麻，完全遮蔽了天空。要上
路的君王，不要说是前进，连
辨认阳光的方向都不能。

君王无奈地退回洞里，
女神又出现，安慰他，叫他耐
心多呆一天，和他缠绵。

又过了一天，君王走出

洞外，又是满天飞虫，遮蔽天
空和道路。君王只好再退回
洞里。

这样过了三天，君王在
第三天的夜晚告诉女神，说
他出征后，将会再回到这水
边来找他相聚。君王郑重地

为女神围上一条珍贵的绿色
腰带，说这腰带就是两人爱
情的证物，要她好好珍藏。

女神围上腰带，虽然感
动，但也知道君王心意已决，
下次日出时他一定会全力突
破困难离去。

次日一早，果然君王早
已披挂好武器，准备无论如
何要走了。没想到飞虫竟然
变成了两三倍之多，简直把
白天变成了黑夜。

君王眯起眼睛，搜寻着飞

虫，终于发现最上空有一只飞
虫，腰上有一道鲜明的绿色，
君王拉开弓箭，“嗖”的一箭，
射穿了那只绿腰的飞虫，绿腰
飞虫坠落，在半空就已还原成
了绑着绿腰带的女神，轻轻掉
落在水里，死了。

女神一死，满天她幻化

出来的飞虫瞬间消失不见，
晴空万里，君王带队离去。

宝宝啊，故事讲完了。如何?

WXI

蒙娜丽莎西餐厅。我给女

友点了个辣仔鸡褒仔饭，自己
点了个肥肠煲仔饭，还叫了一
个水果沙拉。我看见报社年轻
的男女记者经常来这里吃饭。
我很高兴自己也能在这里请
女友吃饭。

可女友太扫兴了，一直问

我哪来的钱，好像怕我吃饭不
付钱似的。我只好告诉她，这两
个月，我赚了一点钱。可女友又
说，赚了一点钱，就这样大手大
脚，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家庭。
我突然感到非常难受，一点吃
饭的兴致都没有了。

正好这时，我买回还不到
十天的二手手机响了，我打开
手机，是石主任的。石主任说，
今天是夏卫华师长的追悼会，
要我跟他马上去一趟葫芦山
殡仪馆，争取写篇稿子回来。

我大惊失色，夏师长死

了?！才几天啊，怎么就死了，
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我
说：“我五分钟就到。”

关了手机，我对女友说：
“对不起，我要去采访。你一
个人吃，吃饱了自己回学校，
好吗?反正过几天我实习就结

束了。”然后飞奔回报社。
石主任驾车风驰电掣。当

我们赶到葫芦山殡仪馆时，追
悼会已经开始了。来给夏师长送

葬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多得难以
计数。石主任带着我，杀开一条
路，直往殡仪馆的大厅里挤。

好不容易挤进大厅，我发
现夏师长真的慈眉善目地躺
在了花的海洋中。他的确死
了。市委副书记在致悼词，追

述着他一辈子的丰功伟绩。这
些丰功伟绩我都耳熟能详了，
所以听起来没精打采。我扭过
头，去看各种挽联和花圈，发
现市委市政府及多种社会团

体组织都送了花圈或挽联。
我一副一副地读着，突然

发现有一副挽联居然是用日
本字写的。我马上想到了山本
纯田，就四处搜索他的身影。

他真的来了，就站在市领
导一级的干部中。与市领导不
同的是，他身边还有一位打扮
得非常得体的小姐，长得既漂

亮又苗条。我看她的时候，她
正与山本纯田窃窃私语，我估
计是山本纯田的私人秘书，正
在给山本纯田翻译市委副书
记的悼词。我的目光自粘上她

后，就再没离开过了。天，这座
城市居然还有这么美的女孩。

突然，我的后脑被敲了一
记，回过头，发现石主任正盯着
我看，我的脸马上红了。石主任
低声喝道：“你的注意力跑哪
去了?到时看你拿什么来写?”

我只好把注意力重新集
中到悼词上。这时才发现，致

悼词的已换作了干休所的领
导。干休所的领导致完悼词，
又轮到家属致悼词了，说是夏
卫华师长的儿子。我马上就想
起了李干事提到的那两个下
了岗的儿子。夏师长虽然与他
们的娘离婚了，但他们仍然前

来送葬，可见还是有点孝心，
并不像李干事说的那么不堪。

李干事从人群里挤到我
身边，给石主任和我小声打了
个招呼。石主任问：“怎么就
死了?”这也正是我想问的。

李干事摇摇头，说：“哎，

人老了，身子经不得熬，那次
在医院苏醒后，以为没事了，
他自己也说没事了。就把他送
回家，再没有人敢去烦他了，

可他时而笑时而哭，不到十
天，心脏病又犯了，送到医院，
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我和石主任同时叹了一
声气，我不知道石主任为什么
叹气。我叹气是因为我觉得夏
师长的死还是与那次剪彩的
事有关。李干事也跟着我们重
重地叹一口气，说：“老头子
八十四了，是喜丧，大家应该

高兴点。他也算是个有福的人
了，要不是赶在今年，追悼会
能这么隆重吗?我在干休所也
有几年了，送走了几个级别都
比他高的老同志，可谁的追悼
会有他这么高的规格啊?”

石主任点点头，感慨道：

“是啊，人老了，活着就是受
罪，早走早了。”我心里别样
滋味，一句话也说不出。


